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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ce Jankowski 何淑真（法国巴黎狄德罗大学）/ 文 
张亚威（北京）孟祥伟（中国钱币博物馆）/ 译

美国钱币学会收藏中国钱币的历史（上）

没有哪种钱币像远东国家的那样，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材质，书体也千变万化。没什

么比这更有吸引力的了，然而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

—亨利·拉姆斯登，1914 年 [1]

亨利·亚历山大·拉姆斯登在 1914 年写下了上面这段话，现在西方学者对远东钱币的

了解在此之后就没有多大进步。上个世纪，以西文出版的有关东亚钱币的书籍寥寥无几。

古希腊钱币和拉丁文明持续不断吸引着西方学者的注意力，他们对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

铜钱却知之甚少。很少有人知道，世界上最好的东亚钱币收藏之一竟然在美国钱币学会而

无人问津。这些藏品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的古代钱币和压胜钱，总数量逾

37000 枚 [2]，其中中国古今钱币就有 29742 枚之多 [3]。美国钱币学会还有一批重要的藏书可

以支持藏品的研究。霍华德·包克（Howard F. Bowker）在 1943 年出版的《远东钱币书目》

中列出了美国钱币学会图书馆收藏的西文图书，却没有收录以东亚国家的语言撰写的书籍 [4]。

这些书有三分之二来自日本，包括中国的钱币学经典，如洪遵的《泉志》[5]、成书于清代

的《钦定钱录》[6] 和李佐贤的《古泉汇》[7]。这批东亚钱币书籍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

遗憾的是，尽管这部分藏品的数目庞大、品质上乘且来源可靠，却依然没有引起重视。

直到 1910 年，美国钱币学会开始特别专注于东亚钱币的研究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这些研究的核心人物就是亨利·拉姆斯登。在美国钱币学会博客最近的一篇文章中，

他被描述为“没什么知识的收藏家和交易商”[8]，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我会以拉姆斯登的

小传作为开篇，表明他实际是世界钱币学界的一位重要人物，得益于他的专业知识、眼界

和决心，美国钱币学会才能获得一流的东亚钱币藏品。拉姆斯登是一个有共同愿景的四人

组的核心人物，他本人定居在日本横滨，其他三人则立足于美国东岸。根据对美国钱币学

会图书馆和档案馆资料的研究，我梳理出他们收集中国钱币的大致脉络 [9]。最后，我会说

明“罗振玉集藏”是如何来到美国钱币学会的。

学者兼商人—亨利·亚历山大·拉姆斯登

亨利·亚历山大·拉姆斯登 1872 年生于古巴。他父亲弗雷德里克·沃拉斯顿·拉姆

斯登是英国人，任英国驻古巴圣地亚哥省领事 [10]。亨利·拉姆斯登和他父亲一样也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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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英国领事馆，先后驻在巴塞罗那、西班牙、古巴和菲律宾。但后来他离职，作为古巴驻

日本代办常驻横滨。他在那里度过了大半余生，娶了一位教中国古典文献的日本女人为妻

并有了两个孩子 [11]。拉姆斯登于 1915 年 1 月 27 日去世，年仅 43 岁 [12]。

拉姆斯登是他那个时代西方最著名的东亚钱币专家之一。在到达日本之前就对钱币表

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在驻巴塞罗那期间出版了两本书：《古巴岛蔗糖种植园所用的代用币

和纸币》（1904 年）和《日本：宽永通宝钱》（1906 年）。为了更好地利用当地资源，

比如书籍和钱币，也为了接触日本学者，他决定在东亚定居。他的日语非常好，曾创立一

本英日双语杂志，还能和横滨古泉会的所有成员直接交流 [13]。他在日本结识了很多著名的

钱币学家，如罗振玉（清朝倒台后前往日本）[14]、胜山岳阳（日本著名考古学家和钱币学家）、

尼尔·戈登·芒罗（Neil Gordon Munro，《日本钱币》的作者）等，这使他成为日本钱

币团体的中坚。作为东京、大阪和横滨的钱币学会的活跃分子，拉姆斯登担任《横滨古泉

会会刊》（后更名为《大日本古钱古邮券杂志》）的编辑和出版者 [15]，还出版了杂志《外

国古钱月赋》。他有多个国外钱币学会的会员身份，包括英国皇家钱币学会、美国钱币协会，

当然也包括美国钱币学会。他还是纽约钱币俱乐部的荣誉会员。

拉姆斯登是一位高产的作者，发表了很多文章和专著，致力于让欧洲国家更易于理解

中国钱币学。在去世前不久，拉姆斯登决定编写一套《远东钱币指南》，已出版两卷：《中

国纸币》（1911 年）和《中国早期实物货币和无文钱币》（1912 年），其他的发表作品

还有《朝鲜的别钱》（1910 年）、《暹罗陶瓷币及其他代用币》（1911 年）和《中国镂

空护身符钱币》（1911 年）。这些书均由横滨的小早川商会出版 [16]。

拉 姆 斯 登 在 他 的 作 品 中 批 评 法 国 钱 币 学 家 特 里 昂· 德· 拉 古 皮 埃（Terrien  de 

Lacouperie），并且一直在否定他。19 世纪 80 年代，大英博物馆委派德·拉古皮埃为馆藏

东亚钱币编纂目录。他于 1892 年出版的《大英博物馆藏中国钱币目录：公元前 7 世纪至

公元 621 年》曾被当做中国钱币的参考书。此书刚一出版就获得了儒莲奖 [17]。拉姆斯登的

《中国钱币笔记》中满是对拉古皮埃的指责，其他的信件中也多是负面评价：

“我一直认为拉古皮埃缺少钱币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只能算是知识匮乏且没有实践经

验的中国钱币学家。我一直好奇他是不是在钱币理论上的见解和他的金石学的推论都是异

想天开的，就像他在‘中国钱币目录’里言之凿凿的那样。”[18]

当时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人有资格评判拉古皮埃，而拉姆斯登自认为“在鉴赏中国古代

钱币方面无人能及，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亚洲”[19]。他的目的是希望他的《远东钱币指南》

能超越并取代拉古皮埃的目录，然而他在完成这个系列之前就去世了。

在 1911 年 5 月 7 日的一封信中，拉姆斯登将他的计划告诉罗宾逊：

“……我打算出版一套关于‘远东钱币’的手册。这是个大工程，但我认为这套书是

必需的，不仅是科普，也是为了专注于这一领域的钱币藏家。现在大部分的书诸如德拉古

皮埃、洛克哈特的作品定价太高，而且这些书对普通藏家而言也过于难懂。我现在构思的

这套书，不但简单易读，而且是按照年代编写—（但不标价格，以免有为我的生意打广

告之嫌）—不仅包含每一种被视作标准的钱币，也收录了很多至今未公开的品种，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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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去不重要的版别，比如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

拉姆斯登是颇具盛名的东亚钱币收藏家 [20]。他收藏有 15000 多枚钱币，对暹罗瓷币也

非常热衷 [21]。他的藏品大部分集中在东亚，也就是他的居住地。他和他妻子的兄弟小早川

一起工作。小早川经营邮票和卡片，在拉姆斯登加入后，小早川商会也开始涉足钱币和古

董交易，店铺地址在水町通り 34 号（图 1）。

小早川公司印制的明信片展示了他们的工作状态：拉姆斯登和小早川领导一众男女员

工（图 2）。

很多委托人都住在国外，他们作为中间商为欧美藏家供货，拉姆斯登提供建议，也尽

力满足客户的特殊要求。然而当他寻找钱币时，往往把品相最好的留给自己。

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也有拉姆斯登的代理人，他们积极寻找钱币，当时市场上大部分钱

币都是通过非法盗掘获得的。他还会亲自去看大规模的藏品。当时正值清朝灭亡和辛亥革

命之际，政治环境给了拉姆斯登很大便利，因为很多藏家试图变卖财产逃离家园。他在信

中这样描述：

“去年夏天（1911 年）在中国的时候我感觉局势风波诡谲，于是打算买些藏品，它们

的拥有者担心局势不稳，因此我能

以合适的价格入手。我尽可能购买

钱币以满足这一两年的需求。”[22]

1912 年春他又写道：

“北京的代理人前几天刚回

来，他说尽管劫掠来的文物能以

比较便宜的价格拿到，但是在钱

币圈里很难找到东西了。我和他

的看法一样，这些麻烦事过去以

后中国的情况会好转，尤其是钱

币，日本在最近的两次战争后也

是这样。我在南京的代理人回来

了，他说钱币稀缺且价格高的情

况持续加剧。我开始担心很快就

在中国买不到好东西了，市场变

得和日本一样贫瘠，尽管这个过

程会慢一些。”[23]

拉姆斯登利润丰厚的囤购难

以为继，市场上什么古董都没有。

在日本，拉姆斯登与当地学

者往来频繁，他好像更喜欢在这个

圈子里而不是和欧洲人打交道 [24]。

图 1  小早川邮币商会，横滨，明信片，美国钱币学会档案

图 2  小早川邮币商会，横滨，明信片，美国钱币学会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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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中有些是身居高位的日

本官员，像大阪造币厂经理甲

贺宜政 [25]、内田银藏教授（东

京大学历史系首任系主任）、

林（东京钱币学会会长）、藤田 , 

中泽和设乐。拉姆斯登在这个

社交圈里可以很快得知哪些私

人藏品即将出售。他还与其他

藏家交换钱币和钱币拓片—

遵照亚洲的传统交换礼物是尊

重和礼貌的标志。在分享理念

的诱导下，拉姆斯登决定出版

一份拓片杂志，每个月分发给

横滨古泉会热衷于展示藏品和

分 享 近 期 购 买 信 息 的 会 员。

1909 年，拉姆斯登这样描述横

滨古泉会：

“……更像是小家庭。我

们在会员们的家里见一面（有

时是两次或三次）。我估计我

收藏的中国钱币是最好的也是

最多的，当然也有一些日本钱

币，在这个国家我们完全不谈

外币，我们比日本其他的钱币学会做的都好。我们定期举办展览，并且明年将作为唯一的

日本钱币学会代表前往布鲁塞尔。”[26]

学会成员会把拓片寄给拉姆斯登，他再把这些拓片粘在杂志上。钱币被分门别类地注

明品名和藏家姓名。相当一部分钱币来自霍兰德·伍德和小约翰·莱利，他们都在纽约，

也有尼尔·芒罗以及拉姆斯登自己的（图 3）。

在这页杂志上，布币的下方的说明文字，右边的读作“约翰·莱利，美国”，左边的

读作“尼尔·戈登·芒罗，横滨”。很可能拉姆斯登在将布币寄给莱利之前就制作了拓片。

根据东亚的传统，每个藏家都会把私人印章盖在自己藏品的拓片上。在书籍和画作上也常

常盖上印章。拉姆斯登和芒罗生活在日本，他们也必须有自己的印章。莱利和伍德的印章

可能是拉姆斯登制作的，也归他使用 [27]。

对拉姆斯登来说，钱币研究与收藏是放在首位的，交易排在第二位。他需要维持生计，

却不怎么关心赚钱。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钱币和著书立说，1910 年他告诉罗宾

逊他的钱币生意是为了保持活跃度而不是用来维持生计的。

图 3  横滨古泉会拓摸集，第十二号，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
馆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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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利大概已经告诉你（罗宾逊）我有独立谋生的手段可以让我过得很舒服，在这个

国家已经足够了。我的主要兴趣不在商业运作上。我已经辞职了，之前曾两次提出不想做

币商了，但我发现在这个岁数还闲不住，所以我和我妻子的兄弟一起做生意，同时也是我

的爱好。当初我告诉你我更看重名而不是利，你现在应该能理解吧。”[28]

但生意确实提高了他作为藏家的乐趣，支撑着他持续不断地寻找珍稀古钱，让他得以

和其他泉友见面交流，讨论钱币，互相提高。

拉姆斯登还将钱币成套出售以培养西方藏家对中国钱币的兴趣。例如这样一套收藏：

“中国最早的带有文字的铸钱，包括明刀、王莽篡位时期的布币、半两以及安阳的龟

背钱 [29]，除了一个，其他的都是公元前的货币。”

这是一套有教育意义的收藏，涵盖了形状各异的钱币，它们年代不同，钱文风格也不同。

拉姆斯登的套装藏品意在激励藏家涉足亚洲钱币。

拉姆斯登还帮助其他人建立了成体系的收藏。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帮助约翰·罗宾逊筹

集藏品。

“我的总体计划是这样的：我按照拉古皮埃的书（目前同类书中最好的）把他所有的

钱币列出来。考虑到你已经有的，我会多少给你一些建议，哪些是你必须要有的，请牢记

你要建立的收藏要有显著特色。”[30]

他建议罗宾逊选取经典钱币，包括他在信中对中国钱币学的评价。他还帮助罗宾逊

建立了钱币图书收藏，推荐的都是重要作品，近期的出版物则不在考虑范围内。拉姆斯

登认为最不可或缺的一部中国钱币经典就是李佐贤的《古泉汇》，该书在 19 世纪中叶首

次出版 [31]。

1914 年他写信给罗宾逊：

“我认为你手里的《古泉汇》及其续篇《续泉汇》是中国钱币的标准目录，分别有 16

册和 4 册，总共大约 20 册。这是最有价值的中国钱币文献，论述严谨，信息可靠。我记

得我卖到你们国家两套，一套给了辛吉斯 [32]，一套给了伍德。这套书有很多版本，早期版

比后期版贵。20 册的价格大约在 16-18 美元。我觉得你应该收一套，无论公共还是私人

图书收藏，没有这套书都是巨大的遗憾。”[33]

在罗宾逊的图书馆里只找到了 4 套中文图书，都是含金量很高的。它们是：《泉布统

志》[34]、《钱式图》[35]、《钦定钱录》[36] 以及《古泉汇》和《续泉汇》[37]。

尽管作为交易商，拉姆斯登得以上手大量钱币并挑选最好的丰富自己的收藏，但是他

并不适应商业圈子。他对质疑很敏感，这会给他留下阴影。基于这个原因，他的公司是以

他妻子的兄弟的名字命名的，他的客户并不知道其中的家庭关系。拉姆斯登以同时寄两封

信来掩盖这层关系：一封以商会名义的商业信件，标明购买价格，他作为中间人，用小早

川的签名；另一封是私人信件，用来解释钱币的来源和历史价值，用自己的签名。

拉姆斯登真正感兴趣的是普及东亚钱币的研究。霍兰德·伍德（1913 年起任业务主管）

在 1914 年初的信件中，认为拉姆斯登完全有能力成为美国钱币学会出色的策展人：

“就像你说的，我认为你很适合这个工作。坦率地说，这个职务很适合你，如果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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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肯定会有足够的地方。将来有一天我可以说学会拥有了最好的东亚钱币收藏，并成

为这一领域的权威。如果真有那一天，你会觉得在我们团队中是值得的。现在一切才刚刚

开始。”[38]

拉姆斯登在回信中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并表示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钱币研究中”。[39]

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拉姆斯登在给伍德的信中写下了他的人生志向，我们也得以窥

见他的个性、事业和历史中那段特殊时期。如果拉姆斯登出现在图 2 的明信片中，那将是

他留下的唯一照片。

遗憾的是，拉姆斯登没能成为美国钱币学会的业务主管。他在 1915 年 1 月去世，留

下伤心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扩大东亚钱币收藏的四个人

20 世纪初，亨利·拉姆斯登已经是东亚钱币和文献专家，国际声誉与日俱增。1909 年，

他雇了一名叫霍兰德·伍德的年轻人作为在美国的中间商。伍德将拉姆斯登介绍给另一位

藏家——约翰·罗宾逊，这时拉姆斯登已经开始为约翰·莱利供货。拉姆斯登、伍德、罗

宾逊和莱利，他们四人为壮大美国钱币学会的东亚钱币集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

我简单介绍一下他们，并说明他们之间的联系。

霍兰德·伍德

霍兰德·伍德（1877-1938）毕业于布朗大学，在 1900 至 1912 年从事相片制版工作，

对钱币非常着迷，尤好伊斯兰币。1905 年，他被选为美国钱币协会秘书长，一干就是三年。

1907 年，他成为波士顿钱币学会的秘书。1908 年，他是纽约钱币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

1909 年成为美国钱币学会会员。同时他还是《钱币学人》杂志 [40] 的编辑。在横滨做币商

的拉姆斯登需要一位在美国的代理人或中间商，1909 年他找到了伍德。伍德为拉姆斯登

提供美国藏家的名字和地址，并且在《钱币学人》上为拉姆斯登做广告。他也在公司里发

挥作用，帮拉姆斯登收货、转款。他给自己买东西时享受折扣，出售时偶尔还能赚一笔佣金。

他帮拉姆斯登支付在美国的各种会员的会费。1913 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钱币学会业务主

管 [41]。他撰写过加拿大钱币和东方钱币的专著，以及东亚钱币的文章 [42]。

约翰·罗宾逊

约翰·罗宾逊（1846-1925）出生于马萨诸塞州萨勒姆，是一位植物学家和景观建筑师。

他对钱币的兴趣始于在父亲书桌上发现的几枚东亚钱币。他父亲在中国生活了几年，年轻

的罗宾逊扩大了自己的收藏，范围涵盖几乎整个东亚和南亚：中国、安南、暹罗、日本、

朝鲜半岛、印度以及东南亚群岛。终其一生他收藏了 3418 枚钱币（包括少量中亚、非洲和

地中海国家的钱币）。1913 年他将这批钱币捐给了埃塞克斯研究所 [43]。他在皮博迪博物馆

馆长任上去世。他还是美国钱币协会、波士顿钱币学会、横滨古泉会和位于勒克瑙的印度

钱币学会的会员 [44]。

小约翰·莱利

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小约翰·莱利 (1876-1931) 是电气工程师。他是著名的胶水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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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Ambroid Company 的 董 事 长。 他

是美国钱币学会理事会成员并担任财

务主管多年 [45]。他一生专注于学会

的工作，在那里有一间常驻办公室。

54 岁去世后，这个办公室以他的名字

命名（图 4）。莱利档案中大量的会

员卡证明他是众多科学社团的成员：

美国地理学会、商人俱乐部、纽约族

谱与传记学会和诸多钱币学会，包括

费城钱币与文物学会、纽约钱币俱乐

部。他还参与和亚洲艺术有关的社会

团体，例如美国东方学会。在拉姆斯

登的推荐下，他还被选为日本亚洲学会的成员。他可能还鼓动钱币学家霍兰德·伍德和 E. T. 

尼尔加入他的东方俱乐部。

莱利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纽约、波士顿和佛罗里达）度过。1907 年的首次东亚

之行激发了他对东亚艺术的兴趣。1909 年，他为了收藏艺术品再次来到中国和日本。包克

这样形容他：

“他兴趣广泛，与远东钱币相关的任何东西都来者不拒。除了钱币和钱币文献，他的

收藏范围还包括各种带有钱币的设计和装饰，比如木雕、牙雕、镂空挂件、瓷器、铜像、

照片、丝织品等等，不一而足。”[46]

1926 年，莱利第三次来到中国，在中国的几个月间他收集了 3000 枚钱币。他一生共

收集了 26000 枚中国历代钱币，一个没有接触过中国交易商且不会读写中文和日文的美国

人能拥有如此的收藏令人震惊。相较而言，大部分收藏中国钱币的美国人往往是通过常驻

中国的教士、外交官和商人获得钱币的 [47]。

莱利在美国建立了钱币收藏。他和所有美国和欧洲交易商都有联系，他表妹莉莉也定

居在日本神户 [48]，但是他的主要联系人还是亨利·拉姆斯登，他们二人 1907 年在横滨见

过面。拉姆斯登送给他一本芒罗的《日本钱币》。莱利非常渴望得到芒罗的藏品 [49]，1909

年他返回日本以 4000 日元买下这批钱币 [50]。在这次会面中，拉姆斯登还介绍他加入横滨

古泉会。

莱利从拉姆斯登处购买的中国钱币价格是合理的。首先，这些都是铜钱；其次，几乎

没有其他藏家竞争。通过莱利保存的发票来看，他以每枚 15-25 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拉姆斯

登的中国钱币。

1910 年的引见

大约在 1910 年，拉姆斯登把莱利介绍给伍德，两人逐渐成为密友，尤其是在 1913 年

伍德被任命为美国钱币学会策展人之后，莱利成为财政主管。1910 年，伍德把一位新的委

托人介绍给拉姆斯登，他就是约翰·罗宾逊。这又促成了另一段佳话。

图 4  美国钱币学会的莱利办公室，美国钱币学会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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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年 4 月 26 日，拉姆斯登写信给罗宾逊：

为了尽可能避免你的不便，并且如果你同意见面，伍德先生可以帮你办妥你看上的任

何钱币，你也可以把你不想要的任何钱币退给他。

1910 年 7 月 26 日，拉姆斯登写信给伍德：

非常感谢你把罗宾逊先生引见给我，我希望很快能和他直接联系，这也是他所希望的。

我很高兴莱利和我的熟识对此有帮助，我相信我们能让他满意。

尽管拉姆斯登同时为罗宾逊和莱利供应钱币，但他明显优先考虑罗宾逊：

（拉姆斯登）系统地优先为罗宾逊供应钱币，后者先挑，然后把剩下的寄给在纽约的

霍兰德·伍德。伍德告诉莱利该买哪些来丰富他的收藏 [51]。

拣选的顺序也对应信息：拉姆斯登会写信给罗宾逊，后者将消息转达给伍德，伍德再

告诉莱利。

1911 年 5 月 7 日，拉姆斯登写信给伍德：

我已在前详述，可否请你拨冗将此信递给伍德先生，如此我就不用就这个话题再给他

写一封了。

这个安排似乎预示了事情进展顺利，并且为将来做好了准备：拉姆斯登是藏品和专业

知识的资源，伍德的角色是中间商和业务主管，罗宾逊是藏家（我们可以推测，拉姆斯登

曾助力罗宾逊在 1911 年被选举为横滨古泉会会员），而莱利则是藏家和美国钱币学会的

忠实拥护者。伍德在 1913 年被任命为美国钱币学会策展人是一个拐点，此事加强了他和

莱利的联系。这两个人合作共事，通过展览、讲座和出版等形式推动了美国的东亚钱币研究。

（未完待续）

注释：

[1] 1914 年 3 月 20 日拉姆斯登写给伍德的信，来自 Howland Wood Papers, ANS Archives。

[2] 据 2016 年 10 月美国钱币学会在线数据库的统计，共有 50060 枚（件）东亚钱币，其中中国钱币有

29742 枚（件）。

[3] 关于美国钱币学会的中国钱币收藏的描述，详见 Robert W. Hoge, “Chinese Numismatic in American 

Museums", Icomon - Proceedings, Melbourne, 10-16 October 1998, (Melbourne: Numismatic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2000), 53.

[4] 尽管如此，包克还是留下了一份未发表的中文钱币书目，详见 Howard F. Bowker,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numismatic books in A.N.S. Reilly Room collection”, 美国钱币学会图书馆未发表手稿。

[5] 这是现存的中国最早的钱币学著述，成书于 1149年。美国钱币学会图书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 1874年版，

另一个是前者的重印版。

[6][36] 该书是 1750 年梁诗正奉乾隆皇帝谕旨，率领专家团队编纂的钱币图谱。他用了一年时间，以皇室收

藏为基础编纂了一本中国钱币图谱。美国钱币学会图书馆的三个副本都是重印版。这部书被收录在《西

清古鉴》中，美国钱币学会图书馆有该书的 1889 年重印版。

[7] 《古泉汇》出版于 1864 年，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最全面的中国钱币文献，很多藏家和币商都使用它。

[8] http://numismatics.org/pocketchange/lesser-known-collector-and-dealer-h-a-ramsden-left-his-mark-at-the-ans/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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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作者是大卫·希尔（David Hill）。

[9] 感谢索邦大学资助我在美国钱币学会的研究，感谢美国钱币学会工作人员对我的帮助。非常感谢 Joseph 

Ciccone 让我查阅美国钱币学会的档案。同时也感谢 Nancy Berliner 和 Bruce Mclaren 对我开放皮博迪·埃

塞克斯博物馆的藏品和档案，感谢弗朗索瓦·蒂埃里（Francois Thierry）和我分享他的想法，感谢汪海

岚（Helen Wang）对本文的评论和建议。

[10] 弗雷德里克·沃拉斯顿·拉姆斯登（1893-1898）出生于英国埃塞克斯。1859 年来到英国驻古巴领事馆。

1886 年与 Susana de la Torrey Soler 结婚，1888-1898 年任古巴圣地亚哥省领事。美西战争期间，他在牙

买加去世。他的日记涉及上述事实。

[11] 两个孩子的名字分别是 Henry Kazuo Ramsden（生于 1901 年）和 Susana Katsu Ramsden。

[12] Wood Howland, Obituary - Henry Alexander Ramsden, The Numismatist, October 1915, p. 370-371

[13] 他妻子可能也用日语帮助他交流。

[14] 拉姆斯登的《远东钱币指南——中国纸币》（1911）保存在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Num. Or. d.2），书页

中还有写给罗振玉的赠言。

[15] 《外国古钱月赋》是纯日文的，目的是促进日本的外国钱币研究，但未获得成功，发行了六期就销声匿迹。

[16] 拉姆斯登的著述详见附录书目。

[17] Helen Wang,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numismatics in European languages’, Early China 35-36 (2012-2103), 

pp. 395-429.

[18] 1911 年 12 月 8 日拉姆斯登写给罗宾逊的信。

[19] 1910 年 7 月 26 日拉姆斯登写给伍德的信。

[20] 拉姆斯登的遗嘱执行人在将其藏品寄往美国钱币学会之前列了一份完整的藏品目录。

[21] 暹罗瓷币是 19 世纪中国人开的赌场发行的代用币，不久便当做钱币使用。

[22] 1911 年 12 月 8 日拉姆斯登写给罗宾逊的信。

[23] 1912 年 3 月 6 日拉姆斯登写给给伍德的信。

[24] 1913 年 10 月 15 日罗宾逊写给伍德的信：“（库林）指出拉姆斯登游离于欧洲社交圈之外可能是因为他

的日本妻子不会说英语。”

[25] 甲贺宜政（1860-1935）毕业于东京大学。1886 年（明治 19 年）被送往欧洲和美国学习现代造币。回

到日本后成为大阪造币厂金银币生产的主管。

[26] 详见“文件 5 ：横滨古泉会的规章制度”和 1909 年 8 月 17 日拉姆斯登写给伍德的信。拉姆斯登和泉友

计划参加 1910 年在布鲁塞尔举办的国际钱币会议。

[27] 伍德的姓名日文转写是ホーランド , ウー ド或ハウランド , ウード；拉姆斯登的日语名字是ラムスデン。

[28] 1910 年 7 月 26 日拉姆斯登写给伍德的信。

[29] 此处原文是“Tortoise back coin of  An Yang”。拉姆斯登在古巴收集到一枚形似龟背的伪品古布，钱币上

有“山阳”两个字，所以这里可能指的是山阳弧裆方足布。

[30] 1910 年 11 月 23 日拉姆斯登写给罗宾逊的信。

[31] 1912 年 1 月 2 日拉姆斯登写给罗宾逊的信。

[32] 有可能是弗兰克·辛吉斯（Frank C. Higgins），皇家钱币学会会员，纽约钱币俱乐部主席。辛吉斯是《中

国钱币之谜》（The Chinese Numismatic Riddle）的作者。

[33] 1912 年 1 月 2 日拉姆斯登写给罗宾逊的信。

[34] 作者是孟麟。

[35] 作者是谢堃。

[37] 见注释 [7]。《续泉汇》由李佐贤和他的朋友鲍康合作撰写，于 1875 年完成。

[38] 1914 年 2 月 16 日伍德写给拉姆斯登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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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914 年 3 月 20 日拉姆斯登写给伍德的信。

[40] "Obituary - Howland Wood", The Numismatist, (February 1938): 128-129.

[41] "Howland Wood", The Numismatist (March 1913): 151.

[42] 详见附录中他发表的关于东亚钱币的作品。

[43] 约翰·罗宾逊捐赠的钱币详见 Oriental Numismatics - A catalog of  the collection of  books relating to the 

Coinage of  the East presented to the Essex Institute (Salem, Massachusetts: The Compiler, 1913), 9-10.

[44] "Obituary - John Robinson", The Numismatist (June 1925): 329.

[45] "Obituary - John Reilly, Jr", The Numismatist, (March 1931): 204-205.

[46] 莱利收藏的文物和钱币一起被捐给了美国钱币学会，但不久就被退还给他的家人。遗憾的是一些和钱

币有关的手工艺品再未交还，比如钱币收藏漆匣。详见 Bowker, Howard F. "Chinese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The Coin Collector's Journal (August 1940): 231.

[47] 欧洲藏家往往也是这样获得中国钱币的。详见 Helen Wang,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numismatics in 

European languages”, Early China 35-36 (2012-2103), pp. 395-429.

[48] 全名是莉莲·哈珀（Lilian Happer），她的丈夫是威廉·哈珀（William Happer）。

[49] 莱利的副本藏于美国钱币学会图书馆，手稿的字迹显示这确是莱利之物。如果能和这批集藏的图书对

照看会非常有趣。

[50] 发票是 1909 年 6 月 19 日由横滨的阿瑟 & 邦德艺术画廊签字的。

[51] Bowker 1943, p. 231.

（责任编辑 于 放）

“中国古代铸钱工艺及其专业名词术语研讨会”在临淄召开

2019 年 9 月 10 日至 11 日，中国钱币学会与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联合举

办的“中国古代铸钱工艺及其专业名词术语研讨会”在山东临淄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自

治区的相关专家学者 60 余人出席了会议。

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周卫荣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白云翔研

究员、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刘健副行长及淄博市、临淄区政府领导分别作了开幕讲话和致辞。

周卫荣馆长首先做了题为“中国古代铸钱工艺—发展概况与技术成就”的主旨发言。随

后，研讨会安排了 19 篇论文的作者，分“铸钱术语与铸钱遗址”“钱范与铸造工艺”“明

清及现当代铸钱工艺”等版块进行了专题发言，并分别邀请相关专家做主持和点评。最后，

周馆长做了会议综述和总结，指出此次研讨会在铸钱名词术语的厘定和规范上达成了一定

的共识，是钱币界与考古界互融互通、积极合作的一次成功的学术会议。

返程前，与会代表参观了齐文化博物院的“中国古代钱范精品展”，进一步深化了对

古代铸钱工艺的直观认识。


